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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宗教精神的缺失与高犯罪率 

蔡德贵教授 

山东大学巴哈伊研究所 

 

在世界范围内，高犯罪率成为普遍现象，尤其表现在战争犯罪、经济犯罪、刑事犯

罪和恐怖主义犯罪方面。究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是有一个原因是不可忽视的，

那就是宗教精神的缺失。 

 

                      走出对宗教认识的误区 

 

对于宗教的认识，长期以来，人们总是千百遍地重复马克思的一句话：宗教是人

民的鸦片，但很少有人去思考，为什么科学技术越发展。信教的人不是越来越少，反而

是越来越多，那么多的人去自觉地吸食鸦片？人们不知道或者忘记了马克思的另一句

话：宗教是这个世界的总的理论，它的通俗逻辑，它的唯灵论的荣誉问题，它的道德上

的核准，它的庄严补充，它借以安慰和辩护的普遍根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第 1 页）英国历史学家洛德·阿克顿强调，宗教是历史的钥匙（转

引自方立天：《人文科学课题中的应有之义——重视开展宗教学研究》，北京：《高校社

会科学研究和理论教学》，1996 年第 6 期）。事实上，宗教也是现实的钥匙，宗教现象对

于历史和现实都是有普遍意义的。“长期以来，人们对宗教精神重要性已经确认，宗教

是所有人都能理解的通用语言”。（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北京：三联书店 1999

年，第 211 页）季羡林先生近些年来一再强调：宗教会适应社会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

而随时改造自己、改变自己，因为宗教是人类的一种需要。虚幻的需要，还是心理的需

要，真正的需要，甚至麻醉的需要，都属于需要的范畴，其性质虽然大相径庭，其为需

要则一也（季羡林：《人生絮语》，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第 6 页）。从人的认

识领域来说，不管人的认识能力有多强，科学多么发达，总会有一些未被认识的领域和

不能理解的现象，而“只要人们还有一些不能从思想上解释和解决的问题，就难免会有

宗教信仰现象”，“宗教是会长期存在的，至于将来发展如何，要看将来的情况”（《周恩

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第 267 页）。所以，我们对宗教的存在，用

不着大惊小怪，对宗教的作用不要低估。中国汶川地震之后国外媒体已经注意到一个现

象，宗教精神在抗震救灾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认为宗教信仰或可复兴。 

 

                         人类未来的希望所在 

 

我在 2007 年《河北学刊》发表的文章《中国哲学向何处去？》中提出：人类精神

主要有科学精神、人文精神和宗教精神，而筷子、手指和刀叉三大文化圈都富有这三种

精神，但又分别主要体现着其中一种主要的人类精神。如中国的筷子文化圈着重体现人

文精神，印度和中东的手指文化圈着重体现宗教精神，西方的刀叉文化圈着重体现科学

精神。这三种精神具有不同的功能：科学精神的主要任务是求真，宗教精神的主要任务

是求善，人文精神的主要任务是求美(心灵美)。这三种精神共同作用并推动物质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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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不断向前发展，因此人类的健康成长是三性统一协调发展，人的全

面发展也应该是这三种精神的协调并行发展及互补。科学精神主导人去求真、证真、验

真，告诉人们“是什么”；人文精神主导人去求美：道德美、心灵美、人格美，它提高

人的骨气、志气、勇气，告诉人们“如何作为”，使人的一举一动都合乎礼仪；宗教精

神主导人去求善、扬善、行善，告诉人们“如何超越”，使人心灵纯洁。真善美的统一，

是人类理想的最高境界。为了人的全面发展，以及培养人的科学精神、人文精神和宗教

精神，必须适应人的自然性、社会性和精神性三性，实施物质教育、人文教育和灵性教

育，从哲学架构上实现三大文化圈的互补，这便是人类未来的希望之所在。这篇文章被

2008年《新华文摘》用《人类未来的希望所在》摘登了我的上述观点。 

以往我们忽视宗教精神，而宗教家评价极高，认为宗教是人类文化的母体，是人

类一切精神创造活动的资源，是文化的最高层次。哲学、科学、文学艺术和社会伦理都

是由宗教派生出来的，并以宗教信念为支柱才能发展。他们还认为，从各种具体的宗教

中抽象出来的元宗教精神，是超越时空界限的“全”，是人类心灵的完整状态，是超越

人类理性的非理性体验。是至真、至善、至美、至全的无限境界，是人类对绝对的宇宙

本源的悟解。但在我们无神论者看来，宗教中绝对有不符合科学的因素，如提倡上帝的

存在，肯定不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认识论，是与科学不一致的。但是宗教精神中提

倡人应该为善的一面，可以化为积极的人文精神，就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也可以发挥

积极作用，可以起到人文精神的作用。正如卓新平在《化解冲突——宗教领袖对人类和

平的新贡献》（载王作安、卓新平主编《宗教：关切世界和平》，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0

年）一文中所说的： 

宗教精神自远古以来就提倡人与人之间的和平、社会中的安宁和人类心灵的平静

与超越。各种宗教以不同的语言和表述来强调“护生”、“至善”、“平和”、“博爱”，宗

教领袖以其教诲和行为在人类和平事业中亦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和典范。在中国历史与现

实中，不少宗教领袖都提倡一种普世之爱和人人共享之和平，从其宗教教义及传统中阐

发其对和平的追求。例如，中国传统宗教中的“仁爱”、“仁者爱人”和以‘仁义礼智信”

来影响社会的思想；道教回归自然、与自然保持平和，认为万物平等、物我合一，世界

和谐的主张；佛教“大悲为首”、“慈悲为怀”、“普渡众生”的精神，等等。这些宗教中

的和平精神铸成了中国人“为善”、“致和”、“成仁”、“赞天地之化育”、“为万世开太平”

的理想追求，凝炼为“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伦理精华，亦展示了中国宗教领袖的人

格风范。在协调当代中国社会关系、促进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了解，消除社会矛盾和冲

突中，中国宗教领袖亦做出了突出贡献。中国基督教领袖丁光训主教就曾提出“中国神

学建设”的创意，从“创造”、“爱”、“真善美”等基督教信理上和“宇宙的基督”之观

念上推崇人类的对话与和解，表现出开放、包容、合作、博爱的精神。正是宗教领袖与

广大信众的共同努力，宗教的冲突得以不断消除和化解，人类正朝着更多“对话”和“理

解”的方向前进。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和道家都隐含着宗教精神，这可从老子《道德经》、孔子的

《论语》中表现出来。《道德经》说“孔德之容，惟道是从”，尊道贵德，把道作为一种

最高的宇宙本体来看待。提倡对道要敬畏，如冬涉川，若畏四邻，这类宗教精神体现了

宗教家悲天悯人的信仰情怀，从老子和庄子开出后来的道教，是一点都不意外的。《论

语》也讲“祭神如神在”；“获罪于天，无所祷也”；敬天而不敢欺；吉月必朝服；迅雷

烈风必变；“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叹凤鸟不至，见西狩获麟；孔子有君子三畏：畏天

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儒学敬天而畏天命，怀有诚惶诚恐的宗教精神和信仰情怀。 

足见儒学有其“宗教性”之内涵，这种“宗教性”，并不是说儒学是具有严密组织的制

度化宗教，而是指儒学价值的信仰者们，对于超越的宇宙本体所产生的一种向往与敬畏



 3 

之心，认为人与这种超越的宇宙的本体之间存有一种共生共感而且交互渗透的关系。这

种信仰是一种博厚高明的宗教情操。从这一意义上说，中国也并不缺乏宗教。应该承认，

宗教需要是人类的一种基本需要。事实证明，包括唯物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等人，也

有过宗教需要。毛泽东也有过宗教需要。宗教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地改变自己的

形态，会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不断地调整自己。宗教精神走向极端，会变成迷信。

而宗教精神中的积极因素被发掘出来，可以为当代的社会服务。人类除了追求物质及知

识外，不能忽略个人对宗教精神的需求，提升宗教精神的内涵，才能更有效的面对 21

世纪的种种挑战。 

             “善”与“爱”是宗教精神的核心 

 

宗教精神是充满“善”与“爱”的，这两种观念正是促使人不去犯罪的主要原因。 

劝人从善是各大宗教的基本教义之一。神作为终极正义的裁决者，让人对神有一种

敬畏感，信仰神的所有人当然就要作正义之事，就要从善，慈善是所有宗教徒的根本。

佛教徒被称为“善男信女”，是宗教的劝善功能而得到的称呼。宗教信徒应该比常人更

具善良之心。离地三尺有神灵是随时提醒人们做善事，不做恶事的。中国传统文化向来

主张天命让人行善，古人裨谌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择善而举，则世隆也。（《左

传•襄公二十九年》）《左传•昭公十一年》说：“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恶而降

之祸也”，在这里我们可以把天命作为最高神来理解。佛教也认为：一念善是天堂，一

念恶是地狱。西方传统也认为善是第一动者，是事物所要达到的目的。亚里士多德在《形

而上学》中指出，“就其自身的思想，是关于就其自身为最善的东西而思想，最高层次

的思想，是以至善为对象的思想。理智通过分享思想对象而思想自身。它由于接触和思

想变成思想的对象，所以思想和被思想的东西是同一的。思想就是对被思想者的接受，

对实体的接受。在具有对象时思想就在实现着。这样看来，在理智所具有的东西中，思

想的现实活动比对象更为神圣，思辨是最大的快乐，是至高无上的”。（《形而上学》，《亚

里士多德全集》第七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 年，第 278 页。）因为“最

高层次的思想，是以至善为对象的思想。”人生的最大快乐，是至高无上的。“神是赋有

生命的，生命就是思想的现实活动，神就是现实性，是就其自身的现实性，他的生命是

至善和永恒。我们说，神是有生命的、永恒的至善，由于他永远不断地生活着，永恒归

于神，这就是神”。（《形而上学》，《亚里士多德全集》第 7 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1993 年，第 253 页） 

爱与宗教是相伴而生的，没有爱的宗教肯定不是宗教，而没有宗教的爱则是缺陷。

世界上现存的几大宗教都是以爱为主导的，儒教讲求“仁爱”与“恻隐之心”，佛教是

以爱为主线的，基督教被认为是“爱的宗教”，伊斯兰教把人对安拉的爱、人对穆圣的

爱、人对社会、对家庭、对他人的爱始终贯穿于其教义与行为之中。 

 

                 宗教精神可以抑制犯罪 

 

战争犯罪是由于宗教和平精神的缺失。宗教良知的国际表现必须通过对话求和平，

促发展。各大宗教都强调和平与公正，要求其信仰者要为消灭不义与压迫、建立公平和

自由的世界而献身。没有人会否认，和平是宗教的基本要义，消除战争，化解冲突，维

护和平，是人类共同的呼声。提倡人与人之间的和平、社会的安宁和人类心灵的平静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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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是各种宗教的基本精神和实际行动。 除了宗教基本精神的要求，以往的历史中，广

大宗教徒，特别是一些宗教领袖为化解冲突，维护和平已经做出了种种努力。   

佛祖释迦牟尼就要求信徒“爱人如己，勿相残杀”， 佛教五戒有不杀生、不偷盗、

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大涅盘经》讲述佛祖劝阻阿舍世王侵犯跋只国，表达佛教

自古就追求和平。佛教核心是非暴力论，重视人的生命，正视人的存在，重视人的价值。

道教遵循道法自然的和平论原则，慈爱和同、不伤生灵是宗教修持的重要内容。敬重生

命，反对杀生，反对战争，主张不同种族、民族、宗教的人和谐相处。伊斯兰教的伊斯

兰就有和平之意，穆斯林也就是谋求和平之人。《古兰经》召唤和平，主张宗教没有强

制性。基督教主张上帝造万物的本意是和平与爱心；世界应当没有贪欲，没有仇恨，没

有杀戮，没有战争。基督教强调要爱上帝，还要爱人如己。  

中国五大宗教组织在 20世纪 50-60年代、1979年以后多次派出过宗教代表团，参

加世界范围内的各种宗教和平会议。1994年 7月 2日，中国宗教界和平委员会在北京成

立，成员由我国宗教界知名人士担任，赵朴初、丁光训、安士伟、宗怀德、明阳、韩文

藻、傅天元分别担任了该委员会的主席和副主席。委员会通过的《中国宗教界和平委员

会章程》的条款，规定了该委员会是中国宗教界与世界上有关宗教和平组织相联系的组

织，其宗旨是加强我国各宗教团体及其信徒维护和参与世界和平事业，发展同世界各宗

教和平组织及有关人士的友好往来，共同促进和维护世界和平。1994年 11 月该委员会

派出赵朴初、丁光训、刘柏年出席在梵帝冈举行的世界宗教与国际和平大会。1995年 8

月 14日，中国宗教界在北京举行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 50周年座

谈会，会上发布了《中国宗教界和平文告》。该《文告》称，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

两大主题，和平是发展的前提和保障，维护和平是宗教徒的神圣天职。为了维护世界和

平，委员会在《文告》中号召中国宗教徒：组织和平祈祷，每年的 8月 14日到 8月 20

日，是中国宗教徒祈祷世界和平周；弘扬和平教义，编辑和平教义书刊，进行宣讲和教

化；参与保卫世界和平活动，参加“世界宗教和平会议”和“亚洲宗教和平会议”及一

切友好国际宗教组织的和平行动，支持有利于世界和平的倡议、决议；支持中国政府的

和平外交政策；支持国际社会一切有利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遏制战争因素的和平主张，

希望早日达成全面禁止核武器条约；与各国宗教界一起为建立一个和平、合作、公正、

共同发展、普遍繁荣的新世界而努力。中国宗教界为此而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在世界宗

教界赢得了荣誉。 

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基本教义与世界基督教与天主教的教义没有根本的区别，但

保持着自己组织的独立性。中国基督教和中国天主教这两大宗教一直和睦相处，共同维

护着和平事业。傅铁山主教代表中国宗教界提出过如下倡议：第一，高扬和平旗帜，维

护宗教的纯洁性。反对利用宗教推行强权政治；反对利用宗教资本分裂祖国；反对宗教

极端主义危害世界和平；反对邪教组织冒用宗教名义破坏社会安宁。第二，提倡宗教宽

容与和解，创造和平共处的环境。正视不同文明和宗教信仰的差异，互相尊重，求同存

异。加强不同文明和宗教信仰的交流，增进了解，实现和解。促进不同文明和宗教信仰

的对话，平等相待，不搞对抗。发挥不同文明和宗教信仰的优势，维护和平，共同进步。

应该说这一倡议代表了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的观点，是这两大宗教组织维护世界和平的

基本主张。 

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有十个：回、撒拉、东乡、保安、维吾尔、哈萨克、柯尔

克孜、乌孜别克、塔塔尔、塔吉克。中国伊斯兰教保持了伊斯兰教的根本教义，又与中

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伊斯兰教文化，主张和平、纯洁。中国穆斯

林在中国生活了近 1000 年。他们与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每一个民族都能和睦相处，荣

辱与共，谱写了一曲曲维护和平的赞歌。中国穆斯林发扬爱国、爱教、爱和平的优良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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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拥护我国政府在国际事务中的和平主张和行动。 

中国佛教与中国伊斯兰教一样，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形

成既继承了印度佛教的因素又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佛教。佛教教义中的核心理论是非暴力

论和平是佛教实践的主体。佛教继承了婆罗门教和耆那教的非暴力和不杀生思想，把这

一思想变成自己的基本戒律。佛教认为人的行为是由欲望引起的，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

欲望膨胀的结果，就有了贪的行为，掠夺和战争正是贪的表现。所以佛教提倡灭欲，不

杀害生灵，众生平等，不允许种姓压迫的存在，这样，社会、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和平共

处才有保障。这些平等慈悲的思想成为佛教和平思想的基石。重视人的生命，正视人的

存在，重视人的价值，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个人与家庭之间、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形成一种和睦、和谐的关系。但佛教的慈悲不杀不是绝对的，佛教对恶人是要惩罚的。

这是其和平思想的另一个方面。中国佛教把慈悲无我作为实现和平的根本途径。美国总

统罗斯福问太虚大师如何实现和平，太虚大师回答“慈悲无我”。“我”是纷争的根源，

和平必需实现“无我”，“无我”才能无私，无私才能大公，大公才能实现和平。南北朝

时，石勒、石虎视人命如草芥，滥杀无辜，百姓遭殃，佛图澄以慈悲化度了他们，普救

了天下苍生。 

中国道教继承了道家的取法自然的和平论，认为宇宙间天地万物都是由道气所化

生，人是道气中和的产物，是天地万物中最有灵气的物类，但人类处理自己和万物的关

系，也必需取法自然，人类要以天地为准则，维护世界万物生长变化过程的自然本性，

不能人为地去破坏自然本性。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上，道教继承老

子的主张：“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妄作凶。”（《老子》16章）遵循自然规律，

保持天地万物的和谐。道教的经典之一《抱朴子》反对杀生，反对妄为，指出：“然览

诸道戒，无不云欲求长生者，必欲积善立功，慈心于物，恕己及人，仁逮昆虫。乐人之

吉，愍人之苦，周人之急，救人之穷。手不伤生，口不劝祸。见人之得，如己之得。见

人之失，如己之失。不自贵，不自誉，不嫉妒胜己，不佞谗阴贼。如此乃为有德。”（《内

篇·微旨》）如果“弹射飞鸟，刮胎破卵，春夏燎猎，骂詈神灵，教人为恶，蔽人之善，

危人自安，佻人自功，坏人佳事，夺人所爱，离人骨肉，辱人求胜，取人长钱，还人短

陌，决放水火，以术害人……”那么，“凡有一事，辄是一罪，随事轻重，司命夺其算

纪，算尽则死”（《内篇·微旨》）。道教全真派道徒丘处机在 1220 年正月，不顾自己年

迈体弱，以 73岁的高龄，率弟子 18人，自山东莱州启程北上，爬高山，涉大川，跨戈

壁，越荒漠，为结束“十年兵火万民愁”的局面，劝诫成吉思汗止杀，“欲罢干戈致太

平”，历时两年多，于 1222年 4月 5日到达设于阿姆河（今阿富汗北境）的成吉思汗军

营。在军营里，他每向成吉思汗论道，总以劝诫止杀为要。成吉思汗问他：“师每言劝

朕止杀，何也？”丘处机回答说：“天道好生而恶杀。止杀保民，乃合天心。顺天者，

天必眷佑，隆福我家。况民无常怀，惟德是怀；民无常归，惟仁是归。若为子孙计者，

无如布德推恩，依仁由义，自然六合之大业可成，亿兆之洪基可保。”（《全真第五代宗

师长春演道主教真人内传》）丘处机实践了道家取法自然的和平论。现在，中国道教坚

持《老子》和《抱朴子》等经典所提倡的和平思想，在当今时代为世界和平事业贡献着

自己的力量。 

从上述可以看出，中国的五大宗教在有关和平的论述上各有自己的主张，但它们的

一致性是非常明显的。它们都吸取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为贵”的思想，贯彻到各自的教

义、教规和行为活动中。各宗教之间互相吸纳融通，形成了中国五大宗教的多元共存、

和睦相处。中国宗教的这一传统，对于世界宗教处理相互关系提供了可借鉴之处。 

经济犯罪中最危害社会和谐和引起公愤的是贪污腐败，其根源是物质欲望的无限膨

胀。顾准在《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的文章里认为，清教徒精神确实是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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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的精神动力。清教徒精神中的“忍欲”和“节俭”，再加上冒险精神、创业精神，

促进了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对于无限扩张的资本主义欲望，如果缺乏宗教精神的羁绊，

而传统的共同体内互助关系的制约又在市场全球化的冲击下名存实亡，那么包括职业伦

理以及行政纪律在内的广义的法治就必将显得更加重要。这正是目前中国经济社会的写

照。这也正是解决两种“原罪”问题时不得不通过的安全门。但法治在中国的有效运作也

还需要一个前提条件，即：政府必须严格自律，在守法和维持诚信方面为人民做表率。 

刑事犯罪在当前的重要表现是：走私、毒品交易、娼妓和其他“黄色行业”、造假

药、地沟油、赌博、拐卖人口、伪造毕业证、倒卖各类批文和许可证、地下工厂、虚开

各类发票，尤其是增值税发票、侵吞和挪用国有资产、金融拆借。世俗社会不应该离开

对宗教精神的依赖，有深厚宗教资源的国家往往通过宗教精神陶冶教化全社会。事实无

可置疑地证明，缺乏宗教精神的经济发展，在利益的角逐中，如果人不受到自制、理性、

公正、博爱等精神的约束，而只有对金钱赤裸裸的无耻追逐，社会的发展是很危险的。

这样的“发展”就算是暂时获得了效益，最终也只能导致残缺的发展。 

恐怖主义犯罪应该属于刑事犯罪，但是由于自 9.11 以来其有增无减的发展势头，人

们往往一提恐怖主义，便有谈虎色变的感觉。所以把它单列出来。恐怖主义的源头之一

就是宗教精神的缺失。就拿自杀炸弹袭击一事，人们往往在这些袭击者那里看到的是宗

教极端主义，其实宗教极端主义正是对宗教精神的背离。任何宗教都尊重生命，把生命

看做上帝所赐。伊斯兰教明确规定，穆斯林认为，生命是安拉通过父母给予的，生命权

由安拉掌握，所以，穆斯林不能自杀；伊斯兰教反对“安乐死”。在伊斯兰教中自杀是

绝不允许的，因为安拉不但赐予人类生命，而且启示人类如何善待生命。 

 

                    发扬宗教真精神 

 

宗教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使人向善，也可以导致战争。在当今世界范围内，有许

多重大国际问题都是与宗教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在未来社会中，稳定因素和不稳定因素

很可能都是由宗教势力所决定。 

我们应该牢记爱因斯坦的话：宗教与科学存在着“牢固的依存性”，“科学没有宗教

就像瘸子，宗教没有科学就像瞎子”（《爱因斯坦文集》第 3 卷，许良英等编译。商务印

书馆 1979 年，第 182－183 页）。“人类精神愈是向前进化，就愈可以肯定地说，通向真

正宗教感情的道路，不是对生和死的恐惧，也不是盲目信仰，而是对理性知识的追求”

（《爱因斯坦文集》第 3 卷，许良英等编译。商务印书馆 1979 年，第 181－186 页）。在

香港凤凰卫视播出的“世纪大讲堂”节目中，诺贝尔奖获得者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杨振宁

教授谈到量子物理发展到今天对物质的认识层次时，说：“物质的结构是如此的精细，

这绝不能用偶然来解释。对物质的最终认识不是科学能解决的，也不是哲学能解决的，

也许只有宗教能解决。”在谈到科学发展的前景时，他赞同这样一种观点，即“科学的

尽头是哲学，哲学的尽头是宗教。” 

列夫·托尔斯泰在阐述西方宗教精神时所说：如果“善”有原因，它就不再是“善”；

如果“善”有它的结果，那也不能称为“善”。善是超乎因果联系的东西。在《向上的

第一步》(The First Step)中，他说：“人类对杀生的行为是如此强烈地厌恶。然而人们却

相与效尤，放纵贪欲，借口上帝不禁杀生，特别是蔽于积习，因而轻易地丧失了本心。

我只想说，一系列的善举乃是通向至善的必由之路；如果人对善的向往出自真心，则他

们必须遵循一定的步骤，身体力行，才能达到；而在这一系列步骤中，人首先应该努力

实践的就是克己、自律。实践克己与自律的努力必须遵循一系列的步骤，其中首先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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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到的就是饮食习惯上的节制。而且，如果人们真正严肃地向善，他们首先应该摒弃的

就是杀生取食，因为，且不说肉食带给人狂躁的情绪，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不道德的，是

与人性相违背的屠杀，而只是为了满足人的贪婪与口腹之欲。 屈于众议而昧于理性的

人会问：‘但是，既然杀生食肉之为不义早为人所共知，为什么人类还不能服从勿杀生

的戒律呢？’我将回答：因为人类道德完善（这是其它一切进步的基础）的步伐总是缓

慢的，然而真正的、并非表象上的进步乃是表现在永不停滞、与日俱新，渐脱于卑下以

就于崇高的努力。” （http://www.ivu.org/chinese/history/tolstoy/step_big5.html） 

可惜的是人们把宗教善的本质忘却得太多。在当今世界宗教精神被忽视，宗教权威

被滥用。“宗教组织一旦制度化了，法制化了，宗教偏执的伤心惨目的历史似乎就注定

不可避免了。而且宗教偏执行为在西方世界引起了人们对国教的极大的不满。许多人正

转而投奔所谓的“次要”宗教，以图找到一条获得精神满足的途径，既不那么刺耳，却

又那么温柔。当然，现在各式各样的新宗教运动多的是，其中的某些运动比传统的宗教

更偏狭，更邪恶。但是，现在有很多人强调神秘主义以及安宁的内心探索的重要性，并

以此与传道的狂热相对，因而吸引了对定为国教的宗教的社会及政治影响持批评态度的

那些人。”一旦宗教被制度化，“宗教常常更关注权力、政治，而不关注善与恶。宗教激

情则更为经常地导致暴力冲突，搞乱了人类正常的宽容精神，释放了野蛮与残暴。基督

徒在中世纪对南美当地人进行的种族灭绝就是较为可怕的例子之一，而在欧洲的历史之

路上则到处都横陈着人类的尸体，那是些因为微小的教义分歧而被杀戮的人。即便是在

那所谓的启蒙时代，宗教仇恨和宗教冲突也遍布世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大多数

宗教都赞美爱心、和睦、谦卑，并将这些称之为美德，但世界上各大宗教组织的历史却

常常是以仇恨、战争、傲慢为其特色的。”（保罗·戴维斯（英国）：《上帝与新物理学》

第一章《科学与宗教在变化着的世界中》，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 年，

http://bbs.cqzg.cn/thread-503842-1-1.html）为此，我们呼吁宗教组织和宗教管理部门为发

扬真正的宗教精神而奔走呼号。我们有“科教兴国”的方略，和“以德治国”的思想，

国家提出了对宗教要积极加以利用、宗教要适应社会主义的思想。把科学精神和人文精

神这两种精神同时提倡起来，使它们并行不悖，再把宗教精神中的积极因素充分调动起

来，使之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就会使我们的国家无往不胜，变成强大的物质

文明之国、精神文明之国。 

 

 

http://www.ivu.org/chinese/history/tolstoy/step_big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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